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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日
，
內
地
著
名
作
家
劉
震
雲
參
加
了
河
南
電
視
台
的
一
檔
節
目
。
面
對
故

鄉
媒
體
，
劉
震
雲
還
不
斷
﹁秀
﹂
河
南
人
的
風
趣
與
幽
默
，
他
提
到
了
最
近
火
熱

的
足
球
：
﹁
﹃蹴
鞠
﹄
是
足
球
的
祖
先
，
世
界
杯
辦
錯
時
間
了
，
應
放
在
宋
朝
去

辦
，
高
俅
當
中
國
隊
教
練
…
…
﹂

讓
高
俅
來
做
國
足
教
練
？
這
倒
是
個
新
鮮
主
意
。
中
國
足
球
這
麼
多
年
來
裹

足
不
前
，
甚
至
被
世
界
水
平
拋
得
越
來
越
遠
，
連
亞
洲
的
前
列
都
成
了
奢
望
，
我

們
一
直
想
辦
法
，
卻
一
直
找
不
到
辦
法
。
這
作
家
劉
震
雲
的
主
意
，
不
禁
讓
我
眼

前
一
亮
。
如
果
讓
高
俅
來
做
國
足
主
帥
，
中
國
足
球
會
怎
麼
樣
呢

？
我
們
不
妨
遐
想
一
把
。

首
先
，
高
俅
有
文
化
，
會
﹁玩
﹂
，
綜
合
素
質
高
，
說
不
定

會
帶
出
一
批
各
方
面
都
很
突
出
的
高
質
量
球
員
。
雖
然
《
宋
史
》

中
並
無
高
俅
的
傳
記
，
而
《
水
滸
傳
》
裡
的
高
俅
又
頗
為
不
堪
，

但
看
一
些
野
史
，
我
們
能
發
現
高
俅
是
個
人
才
。
南
宋
王
明
清
的

《
揮
麈
後
錄
》
如
此
評
價
高
俅
：
﹁高
俅
者
，
本
東
坡
先
生
小
史

，
草
札
頗
工
。
﹂
原
來
，
高
俅
做
過
蘇
軾
的
﹁秘
書
﹂
，
文
筆
還

不
錯
，
那
自
然
不
是
等
閒
之
輩
。
在
有
文
化
的
同
時
，
高
俅
還
有

高
超
的
球
技
，
正
如
《
水
滸
傳
》
裡
所
寫
：
﹁那
身
份
，
模
樣
，

這
氣
球
一
似
鰾
膠
黏
在
身
上
的
！
﹂
這
樣
一
個
文
武
雙
全
的
教
練

，
可
能
正
是
國
足
缺
少
的
。

其
次
，
高
俅
有
﹁玩
人
﹂
的
手
段
，
能

讓
球
員
怕
他
，
就
他
那
個
手
腕
兒
，
估
計
沒

哪
個
國
腳
敢
跟
他
﹁咋
刺
兒
﹂
。
高
俅
的
手

段
，
豹
子
頭
林
沖
是
領
教
過
的
。
豹
子
頭
何

許
人
也
，
八
十
萬
禁
軍
總
教
頭
，
估
計
來
武

的
話
沒
幾
個
能
行
。
高
俅
沒
來
硬
的
，
導
演

了
一
齣
﹁白
虎
堂
﹂
，
等
林
沖
想
起
﹁這
節
堂
是
商
議
軍
機
大
事

處
，
如
何
敢
無
故
輒
入
﹂
時
，
早
就
黃
花
菜
都
涼
了
。
以
後
，
要

不
是
魯
智
深
以
及
林
沖
﹁逼
上
梁
山
﹂
的
話
，
豹
子
頭
早
就
成
﹁

紅
燒
獅
子
頭
﹂
了
。
這
樣
的
主
教
練
，
若
是
哪
個
國
腳
不
服
，
那

說
不
定
就
會
在
去
喝
酒
、
吃
飯
、
娛
樂
的
時
候
被
下
套
，
也
﹁誤

入
白
虎
堂
﹂
一
把
。
這
樣
的
主
教
練
，
誰
不
怕
呀
！

最
後
，
高
俅
有
極
強
的
心
理
學
家
素
質
，
是
思
想
工
作
高
手

，
能
吸
引
一
大
批
人
，
籠
絡
一
大
批
人
，
在
他
的
領
導
下
，
國
足

會
是
一
個
很
團
結
的
隊
伍
。
水
泊
梁
山
，
一
百
零
八
條
好
漢
，
男

的
是
壯
士
好
漢
，
女
的
是
巾
幗
英
雄
，
武
將
能
敵
千
軍
萬
馬
，
謀

士
有
奇
謀
妙
計
。
可
是
，
這
批
人
最
終
都
被
朝
廷
給
招
安
了
，
為

何
？
除
了
梁
山
某
些
人
的
個
人
私
慾
，
這
不
得
不
歸
功
於
高
俅
的
口
才
和
他
極
強

的
思
想
工
作
能
力
。
被
俘
上
梁
山
後
，
保
證
朝
廷
會
招
安
梁
山
諸
人
，
﹁若
是
義

士
肯
放
高
某
回
京
，
便
好
全
家
於
天
子
前
保
奏
義
士
，
定
來
招
安
，
國
家
重
用
。

若
更
翻
變
，
天
所
不
蓋
，
地
所
不
載
，
死
於
槍
箭
之
下
！
﹂
一
番
慷
慨
陳
詞
後
，

得
到
梁
山
的
信
任
。
連
殺
人
不
眨
眼
的
山
大
王
都
能
說
服
，
拿
下
你
們
這
些
踢
球

的
，
還
不
是
小
菜
一
碟
呀
！

由
此
看
，
高
俅
還
真
的
很
適
合
國
足
主
帥
這
個
位
置
。

過去兩千多年裡，中國出
了幾百個皇帝。你能不能講出
哪個皇帝的言行會直接影響你
我的生活，這可能是給你出了
個難題。但那句 「問君能有幾
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的詩，你可能有印象，這詩是下崗皇帝李煜寫的。
他的話很精闢，很形象，很感人。無論當過或沒有
當過皇帝的人都樂於認同他的話。幾十年前，一群
生活在上海的朋友拍了部名叫《一江春水向東流》
的電影，如今的八十後、九十後看那電影，也可能
落淚。

莫言為什麼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個問題很
容易回答──因為他講的故事感動了一群瑞典人。
莫言獲獎，瑞典人要了解中國人，便多了一個門徑
。近日，作家麥家的英文版小說《解密》在二十一
個英語國家同步上市。推出該書的不僅有英國企鵝
出版集團，而且還包括持有二十二位諾貝爾文學獎
得主作品版權的美國FSG出版公司。企鵝並將《解
密》納入經典系列，與《尤利西斯》、《百年孤獨
》、《洛麗塔》等作品並列。值得一提的是，此前
「企鵝經典」中只有《紅樓夢》、《阿Q正傳》、

《圍城》、《色戒》少得可憐的中國文學作品。而
且麥家的版稅是百分之十五，堪比當地暢銷書作家
的水平。

文學是一種藝術。托爾斯泰說： 「藝術是一種
『人性活動』，它的要義只是：一個人有意地用具

體的符號，把自己所曾經歷的感情傳給旁人，旁人受這些情感
的傳染，也起同感。」有意思的是，這種 「情感的傳染」是可
以跨越族群、跨越國界、跨越時空的。

谷羽上網查找有關莊子的俄語資料，不期發現一組有關莊
子的詩。組詩包含四首，頭兩首翻譯成漢語如下： 「究竟誰是
蝴蝶，誰是老莊？／是誰在做夢，生活在夢鄉？／難解難猜！
我從小弄不明白！／我只想把姑娘跟結他區分開……說蝴蝶會
做夢，並非事實。／說老人夢中飛，亦屬玄虛。／說世界做夢
，那倒是很有可能，／我們豈不都和莊子與蝴蝶相同？」 詩歌
語言簡潔明快，筆觸嫻熟老到，耐人咀嚼與尋味，若非熟悉莊
子的作品，很難寫出如此神態超然的詩篇。谷羽急忙搜索與作
者相關的資料，發現詩出自年輕女詩人之手，不禁感到驚愕。
詩人名叫莉季婭．雷巴科娃，在莫斯科郊區工作。通過莫斯科
的漢學家朋友幫助，谷羽得到了詩人的郵箱。他給雷巴科娃寫
了信，向她表示敬意，同時提出了幾個問題，請她解答。當天
他就收到回信。詩人在信中說，她不懂漢語，也沒有懂漢語的
朋友。她小時候讀過翻譯成俄文的莊子寓言故事。談到創作組
詩的靈感，她寫道： 「靈感像隻神奇的鳥兒，自己從天上飛了
來。它從不受引誘，但既然來了，也不能輕易放過。記得是夏
天，我坐在老李子樹下面欣賞盛開的甘菊，這種花往往能引來
很多蝴蝶。其中一隻竟款款地落在我的手臂上。那是隻又大又
美麗的黃鳳蝶。機緣巧合，我忽然想起了莊子與蝴蝶的故事
……看起來有幾分相似：有蝴蝶、有太陽、有夏天的李子樹，
還有莊子。在思緒紛紜之中萌發了詩的幼芽。」詩人對莊子的
理解很獨特。她說： 「莊子思考世界，思考人生。我很喜歡莊
子這個人。在他身上，智慧與狂放相輔相成。這樣的人非常少
見，知識與洞察結合，洞察與深思相連。而最重要的是莊子擁
有內在的自由。」谷羽想， 「莊子擁有內在的自由」──這是
當代俄羅斯詩人與中國古代先哲的心靈溝通。中國文化走向世
界，就是這樣通過個人的心靈感應而實現的。這種交流與溝通
默默無聲，像輕盈的蝴蝶，落在雷巴科娃的手臂上……

香
港
這
個
叫
做
天
水
圍
的
地
方
，
它
總
是
與
﹁基
層
﹂
﹁綜
援
﹂
﹁公
屋

﹂
及
﹁倫
常
慘
劇
﹂
聯
繫
到
一
起
。

那
裡
曾
發
生
過
接
二
連
三
慘
絕
人
寰
的
命
案
，
使
之
成
為
一
個
被
不
幸
魔

咒
所
籠
罩
的
神
秘
社
區
，
遺
世
而
獨
立
。

所
以
天
水
圍
，
又
叫
﹁悲
情
城
市
﹂
。

但
我
曾
在
那
，
看
過
一
道
最
美
的
陽
光
，
從
烏
雲
的
縫
隙
中
灑
下
，
一
如

古
人
筆
下
﹁黑
雲
壓
城
城
欲
摧
，
甲
光
向
日
金
麟
開
﹂
的
盛
景
。

那
天
，
第
一
次
去
天
水
圍
的
我
，
在
街
上
迷
路
。

我
左
右
躊
躇
的
樣
子
引
起
了
一
位
中
年
婦
女
的
關
注
。
她
停
下
腳
步
，
一

直
回
頭
盯
着
我
。

當
發
現
自
己
被
陌
生
人
留
意
，
而
且
還
是
在
天
水
圍
這
樣
比
較
偏
遠
的
地

區
，
警
惕
意
識
立
刻
亮
起
紅
燈
，
腦
海
中
不
斷
閃
過
《
警
訊
》
裡
各
種
﹁迷
藥

黨
﹂
、
﹁祈
福
黨
﹂
的
騙
局
橋
段
。
我
刻
意
避
開
跟
她
的
眼
神
接
觸
，
左
顧
右

盼
得
想
找
人
多
的
地
方
，
餘
光
卻
發
現
她
朝
我
走
過
來
，
嚇
得
我
匆
匆
加
快
腳

步
準
備
溜
之
大
吉
。

她
主
動
開
口
叫
住
了
我
﹁小
姐
，
你
需
要
幫
助
嗎
？
﹂

我
結
結
巴
巴
得
說
，
﹁哦
，
不
，
不
用
了
。
﹂

她
沒
有
立
刻
轉
身
離
開
，
反
而
耐
心
地
盯
着
我
的
眼
睛
，

展
示
一
個
笑
容
，
關
切
地
問
﹁你
是
不
是
想
問
路
？
﹂

這
下
看
清
了
她
的
樣
子
，
看
上
去
是
普
通
家
庭
主
婦
的
打

扮
，
大
約
四
十
多
歲
，
手
上
提
着
的
環
保
袋
裡
裝
滿
了
蔬
菜
水

果
，
應
該
是
剛
從
街
市
買
完
東
西
準
備
回
家
。

抱
着
﹁騙
子
應
該
不
會
拿
那
麼
重
的
道
具
﹂
的
想
法
，
我

稍
微
放
下
了
心
防
。
﹁是
的
，
我
迷
路
了
。

請
問
應
該
怎
麼
去
地
鐵
站
？
﹂

﹁前
面
有
巴
士
站
，B1,77

，
都
到
地

鐵
站
的
。
﹂
話
畢
，
她
又
細
細
嘀
咕
﹁77

號

到
地
鐵
站
嗎
？
好
像
不
確
定
。
但
是B1

一

定
到
的
。
你
還
是
坐B1

吧
。
穩
陣
D
（
粵

語
：
相
對
可
靠
的
意
思
）
。
﹂

我
輕
輕
呼
出
一
口
氣
，
連
忙
道
謝
。

我
們
都
是
往
同
一
個
方
向
，
走
了
幾
步
看
到
了
遠
處
的
巴

士
站
，
心
裡
的
石
頭
終
於
放
下
了
。
主
動
開
口
跟
她
寒
暄
，
﹁

我
第
一
次
來
天
水
圍
，
所
以
不
太
認
識
路
。
﹂

﹁我
在
天
水
圍
住
了
很
多
年
，
是
老
街
坊
了
。
﹂
她
爽
朗

地
笑
着
，
像
朋
友
一
樣
聊
天
，
﹁就
是
去
市
區
遠
了
點
，
其
實

這
裡
挺
好
住
的
，
空
氣
好
。
﹂
她
的
言
語
間
透
露
出
對
自
己
熟

悉
社
區
的
熱
愛
，
哪
怕
那
是
被
外
人
形
容
成
﹁悲
情
﹂
的
天
水

圍
，
也
始
終
是
她
的
家
園
。

剛
走
到
車
站
，
就
有
一
輛
巴
士
。
我
跟
她
點
頭
告
別
，
﹁真
的
很
謝
謝
您

。
﹂
這
是
發
自
肺
腑
的
感
謝
，
特
別
是
想
到
自
己
之
前
的
小
人
之
心
，
內
心
充

滿
歉
意
。﹁你

自
己
小
心
點
，
如
果
不
懂
就
問
司
機
。
﹂
她
叮
囑
我
快
上
車
，
外
人

看
來
，
我
們
不
像
陌
生
人
，
更
像
一
個
送
女
兒
去
坐
車
的
母
親
。

上
車
後
，
隔
着
車
窗
，
看
到
她
還
沒
有
走
，
站
在
原
地
微
笑
着
跟
我
招
手

告
別
。天

氣
晴
朗
，
陽
光
灑
在
她
的
臉
上
，
斑
駁
成
美
景
。

恩
師
陳
惜
姿
出
過
一
本
書
，
叫
做
《
天
水
圍
十
二
師
奶
》
。
裡
面
的
人
物

都
來
自
這
個
﹁悲
情
城
市
﹂
，
各
有
各
的
苦
，
烏
雲
壓
頂
似
得
籠
罩
着
她
們
的

人
生
。但

我
眼
前
的
這
個
中
年
婦
女
，
在
她
笑
容
洋
溢
的
臉
上
，
只
看
到
歡
欣
和

溫
暖
，
彷
彿
有
一
片
祥
雲
在
她
身
邊
繚
繞
。

我
永
遠
記
得
那
日
，
天
水
圍
陽
光
燦
爛
。

一、小引
二○一四年五月，得知暌違近二十年的中學校

長黎澤倫先生（一九八三—二○○○在任）抱恙
，遂致電問候。電話中，黎校長依舊溫文爾雅，告
知身體恢復得不錯，又表達了參觀新設拔萃校史館
的意願。六月五日，我邀黎校長與中大數學系方穎
聰博士、拔萃劉致滔老師在校史館相聚，訪談竟午
。當天黎校長精神矍鑠，談興甚高。他說： 「除了
大學和退休歲月外，我的整個生命就在拔萃。」令
人動容。他又自言素性低調，曾幾度婉拒外界訪問
；而這次會面者都是自己的學生，懂得如何問問題
，不會產生誤會，大可暢所欲言。茲將兩小時的訪
談內容整理如下，以饗讀者。

二、校園設施
一九二六年，拔萃從港島般咸道遷至旺角大石

鼓山現址。如今被稱為舊翼（Old Wing）的王字
形校舍，當時尚未建築第三層樓。翌年二月，由於
中國局勢波譎雲詭，一支英軍強行徵用了新校舍，
以維護英國在港利益，學校被迫遷往太子道口（今
旺角警署）。一九二八年元月，學校遷回大石鼓時
，新校舍的三樓已由英軍初步蓋好。據黎校長回憶
，他任內的宿舍正在三樓，單位中有一壁爐。香港
亞熱帶氣候，冬天似乎不必用到壁爐，該設施無疑
是為英軍的生活習慣而建。不僅如此，黎校長還記
得有次參訪加拿大某軍營，發現彼處的小木櫃竟和
自己宿舍中的一模一樣。可知當年世界各地的英軍
在建築時不僅有劃一規格設計，連材料都是統一從
英國輸出的。

一九五○年代初，兩層的獨立式校長住宅（俗
稱蝦餃屋，原址在今小學部）建好，葛賓（G. A.
Goodban）、施玉麒（G. S. Zimmern）、郭慎墀（
S. J. Lowcock）三位校長先後入住。蝦餃屋與九廣
鐵路相鄰，不時出現非法入境者；甚至有人因飢寒
交迫，主動向校方投案，校方聯絡警方的同時還要
基於人道理由為他們準備食物。黎校長認為，如果
自己徹夜遭偷渡客騷擾，次日恐怕無法工作；加上
日後維修校長住宅耗費不菲，因此上任後不再搬入
。此外，蝦餃屋尚未落成前，校長住宅又在何處？
黎校長推測：今天的會計室面積頗大，且有獨立衛
浴及廚房，當是戰前費瑟士東（W. T. Featherstone）
、舒展（C. B. R. Sargent）、葛賓諸校長的住所。

黎校長在任內並未建造新校舍，但在改善校園
設施方面不遺餘力。他回憶自己上任不久，IBM公
司主動提出願意捐贈二十五台電腦，條件是拔萃必

須開闢一獨立房間擺設。拔萃作為津貼學校，資金
極為匱乏，幸好一位從事裝修工程的學生家長及時
答應以低廉價格建造IBM室。這就是全港第一間中
學電腦教室的產生背景。又如拔萃地處大石鼓山上
，水喉管道設置差強人意，而長期以來，水務署對
待這個問題都頗為被動。直至有一年，一位任職水
務署高層的學生家長得知此事，才態度友善而高效
率地解決了難題。由此可見，在標榜管理理念先行
的港英時代，人事依然舉足輕重。

三、校務安排
黎校長前任的郭慎墀校長時代，奉行積極不干

預政策，同學每年只考一次試。但黎校長認為，判
斷一所學校的優劣，學業成績依然是重要因素，故
上任後將一次年終考改為兩次期終考，以激勵同學
發憤。黎校長不無自豪地回憶，他退休那年，拔萃
的中五會考合格率達到了百分之百。此外，黎校長
為改善同學的學習環境，也有冒大不韙而無悔的時
候。如郭校長時代設立了經濟學教室，供同學研習

討論。但是後來，某位負責教師竟將圖書館所有經
濟科圖書搬往這個教室，久假不歸。黎校長認為如
此反而妨礙了同學在圖書館的溫習，於是上任後毅
然決定關閉該教室。

課外活動方面，黎校長除繼承了前任對體育的
重視外，更大力鼓勵同學參與校際音樂節。他還是
教師時，便曾幫忙聯繫協恩、培道、女拔萃等女校
與男拔萃組織混聲合唱團。擔任校長後，拔萃在器
樂和聲樂比賽中更是屢獲殊榮。

其次，黎校長指出夏令時刻的安排十分重要：
課堂在中午一時許結束後，教師能有更多的時間去
參與考試局的考卷批閱工作、了解校外的教學情況
、乃至好好休息。校長認為，千禧年後徹底取消了
夏令時刻，非常可惜。

四、校史意識
黎校長曾言自己與拔萃結緣六十餘年，每棵樹

在哪裡都一清二楚，眷慕之情溢於言表。早在他中
學時代，畢業紀念刊中便錄有同學韋漢賢所撰拔萃
簡史。執教拔萃後，老師、師兄兼同事的楊俊成先
生（J. L. Youngsaye）常常向他談及陳年掌故。長
期的浸淫，培育出黎校長的校史意識。

一九六○年代，司馬利先生（W. J. Smyly）應
邀撰寫百年校史。黎校長記得當時有資深校友認為
文稿內容不盡不實，甚至大發雷霆。也許正因如此
，司馬利的校史稿始終未有付梓。黎校長不無感慨
地笑言： 「人人的回憶都不同，人人都認為自己就
讀拔萃之時才是拔萃最好的年代，這樣一來，觀念
怎會沒有偏頗呢？」

對於校史材料的去向，黎校長最為清楚。如禮
堂兩側本來掛滿歷任校長及校董照片，到一九七零
年代，郭慎墀校長有感於拔萃環境潮濕，還有白蟻
為患，擔心這些珍貴照片受損，於是將之連同司馬
利史稿及其他材料悉數託付香港檔案處保管。（目
前禮堂中的素描像，則是郭校長邀一位同學臨摹照
片而成。）又如郭校長擅長手工藝術，蝦餃屋中有
三個手製十字架。郭校長退休後，兩個較小的十字
架送給了九龍塘基督堂，較大的那個棄置在操場上
無人過問，最後是一位何姓校友領去……如此不一
而足。由於往事繁瑣，黎校長一直鼓勵我們問問題
，喚起他塵封的回憶。這位老人所知掌故多不勝數
，是一位無可替代的耆賢。

五、小結
兩小時很快過去，黎校長侃然如故，絲毫未見

他事先所擔心注意力不能集中的狀況。其間更有不
少老師前來致意。我相信，他這個下午的心情是非
常愉悅的。最後，黎校長展示了兒時親手做的集郵
簿（他曾長期擔任集郵社顧問），並說會連同自己
珍藏的多期校刊一併捐贈給校史館。此外，黎校長
又應邀題寫 「樂道安常」和 「Teach us delight in
simple things」書法作品兩件。近距離接觸下，我
們發現黎校長有主見、有理想，卻十分內斂。當年
我輩頑童無知，真可謂 「只緣身在此山中」了！

如果高俅來做國足主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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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牽拔萃 陳煒舜

──黎澤倫校長訪談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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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風暴越刮越猛，內地民眾拍手
稱快。你只要留意一下，就會發現近來
一些被 「揪」出來的貪官污吏，大凡還
是一些所謂附庸風雅裝名士，裝腔作勢
扮高士的人。對此，我們可以發現時下
一些官員受賄名人字畫，收取古董文物

，數量如此之多，價值如此之大，令人驚嘆，讓人憤慨！
近年來，這權錢的交易，那風雅的買賣，在有的地方風行

了起來，甚至還成了一種 「潛規則」。以送名人字畫、古玩文
物而做敲門磚的，雖則出手也是動輒數萬百萬，但因為是所謂
有文化之禮，行風雅之舉，送禮者有了理由，受賄者也心領神
會，便於笑納，因而也滋生出了一些巨貪來。有的官員之所以
喜歡受 「雅」，一是愛好所致，二是可以升值，三是可進可退
，風聲緊時可一退了之，遠比退還現金更掩人耳目，比收賄金
更安全。因而，收取古董字畫成了一些官員受賄的最愛。

行賄被列入 「雅」之列，並非寫言論的人會用詞，而是人
家行賄者懂招術，這種 「雅賄」，你覺得是行賄，可是人家就
是在 「陽光下操作」：是一隻瓶子，是一件粗瓷，玩玩而已。
送禮者恐怕還要說一句 「秀才人情一張紙」而解嘲，──雖然
這 「半張」之 「紙」不但高價，而且保值，比起送 「孔方兄」
來，那 「人情」不知要厚多少，但畢竟成了 「大雅」。所以有
些收藏者，實是打幌子，真受賄也！

「私慾一旦懷了胎，就生出罪惡來」。這種風雅之官，這
種地下行徑，往往更隱蔽，更狡猾，更障人耳目！顯然，雅賄
也好，雅送也罷，都是盜用或借用一種 「名義」，玩點 「小魔
術」罷了。罪惡是要揭露的，伎倆是須戳穿的。物慾要填滿，
也包含着利用權力的狡猾，天下的喬裝，靈魂的包裝是最隱蔽
的偽裝，它不可能是顯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廣眾之間的，
它不可能大大咧咧、馬馬虎虎的，它也要做得自以為天衣無縫
，人不知鬼不曉。隨着形勢的發展，反腐的深入，老虎式的橫
衝直撞有所收斂，但狐狸般的狡猾恐怕會更加陰險。貪官大凡
善偽裝，貪官總是裝風雅，也會用 「三十六計」，也能 「七十
二變」，其手段會更高明，手法會更巧妙。這是毋庸置疑，我
們要常常警惕注意一些新的手法和新的包裝，也就不妨從 「風
雅官」的標籤切入，順籐摸瓜，看破貪官「麒麟皮下的馬腳」。

警惕風雅官 朱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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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右一）與黎澤倫校長（右二）合影

黎澤倫校長題寫 「樂道安常」

天水圍的陽光 木 蘭

在廣州市郊的荔紅
時節，清晨活躍着一支
支打着手電筒的 「游擊
隊」，竄進古老的荔枝
林下尋找採摘 「荔枝菌
」。因為荔枝菌是深夜

從白蟻窩裡長出來，果農們必須凌晨起床摸着
黑夜，踏着閃閃的露珠，靠微弱的電筒光去採
收。有時好運採到幾斤，天亮就運往酒家飯店
出售，每市斤一百元左右，價值不菲。沒好運
撞不到雞樅，就空手而歸。

從夏至開始，為期一個月時間，有車一族
中午或夜晚就開着轎車到郊區的大排檔、酒樓
、飯店去嘗鮮，嘆荔枝，食荔枝菌。在這些食
肆周圍燈火通明，人頭湧湧，形成了一道荔香
時節的風景線。

我們廣州市旅遊文化研究會幾位作家，應
蘿崗區文聯邀請，到賢江村采風，中午在銀滿
軒酒家食飯，吃到鮮味可口的荔枝菌。梁老闆
高興地說： 「吃荔枝菌就是每年六月中旬至七
月中間，是我們賢江村採摘荔枝菌的黃金季
節。這些荔枝菌生長在五百年老齡的荔枝林
裡。」

午飯後，賢江村的劉村長帶我們到黃旗山
的古老荔枝林去參觀，有些農婦還在尋找荔枝
菌。農婦對我們說，這些荔枝菌是生長在荔枝
林下潮濕的白蟻窩上。經過高溫多雨，驟出太
陽，驟降大雨之際迅速生長起來。這趟摘完了
，只要不毀壞白蟻窩，沒過幾天又長了出來。

荔枝菌為什麼生長在白蟻窩上呢？村長說
，因為荔枝菌繁殖生長營養基質是白蟻運回巢
穴的枝葉和白蟻的排泄物，而白蟻又需要荔枝

菌的菌絲作為構築蟻巢的材料和分解木質素，
又是幼蟻的食料，也是白蟻的越冬食物。荔枝
菌與白蟻共生的關係，至今仍無法人工培植。

農婦手中的荔枝菌白胖胖奶油色，略呈紡
錘形，長約十公分，菌尖似一把收緊的小雨傘
，中央凸起，表面墨褐或微黃色，邊緣呈輻射
狀裂開。分辨荔枝菌與其他菌的不同，就是荔
枝菌可以從菌根至菌尖一絲一絲地撕下來，而
其他菌撕不了像荔枝菌那麼幼細的纖維絲。

荔枝菌吃起來特別爽口，其質地細膩，兼
具脆、香、鮮、甜等獨特風味，明代狀元楊慎
把它比作仙境中的瓊汁玉液。

根據《中國食品大全》記載：荔枝菌的學
名叫雞樅菌（Termjte Mushroom），因其有
類似雞肉的香味而得名。


